
“写意”在中国画中通常指区

别于“工笔”的一种画法。但“写

意”更是中国画最本质的艺术观，

是区别于“ 写实”“ 具象”“ 客观”

“再现”等概念的一种独特的艺术

思维方式。

“写意”不是指简单地对似是

而非的形象和含混不清的图像来

写其大意，而是指画家对于时代、

民族、社会、自然等的深邃体察，

在心中积成的一种意识、一种精

神和凝炼的感情，并借助于客观

物象和笔墨表达出来。

早在 1000 多年前，中国画的

写意观已经基本形成，并在理论

与实践上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

“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迁想妙

得”“缘物寄情，物我交融”“神遇

而迹化”“对花写照将人意”“写大

自然之性亦写吾人之心”等等，都

是中国画写意理论的精华。

在写意理论的指导下，中国

画既注意客观真实，又注重主观

创造；既有具象的刻画，又有抽象

的概括；既有再现的因素，又有表

现的因素。这些对立的方面在中

国画中没有互相排斥，也不是机

械地拼凑，而是有机地融合成一

种审美要求。任何只强调某一方

面因素的极端绘画形式，都不能

正确体现中国绘画的写意观。

我认为，中国画家很善于在

相 互 对 立 排 斥 的 矛 盾 中 求 得 和

谐，不像西方绘画喜欢寻求对立

和极端：抽象一味抽象，具象就是

具象。中国人喜欢在两极之间思

辨，在两极之间做大千文章，善于

开发宽阔、深远、包融性极强的中

间地带。

“写意”与“写生”这看似不相

同的绘画方法，在中国画写意理

论的指导下得到了十分完美的结

合。写意并非排斥写生，而是十

分强调画家们通过耐心不竭、细

致入微的手写心记来把握形象、

意 境 和 气 氛 。 中 国 画 家 与 西 方

画 家 对 写 生 的 概 念 是 很 不 同

的。在西方画家的心中，写生是

面 对 实 物 直 接 描 绘 的 一 种 绘 画

方 法 。 而 中 国 画 家 对 写 生的理

解宽泛得多——不只是一种描绘

方法，更是一种创作精神。

在这种创作精神的指导下，

中国的人物画特别强调写神、写

情、写态，注重人的气质、气度，注

重人的精神活动的典型特质、真

性情的表现，创造了以神取形、以

形取神、以神取貌、以意畅神的一

系 列 创 作 方 法 。 山 水 画 强 调 写

景、写境、写情，表现山川气韵，打

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利用散点

透视法造境，使其可游可居。固

定视点的写生只能表现一时一地

视觉上的真实。山水画中所表现

的千岩万壑、飞瀑流泉、茂林修竹

以及云雪雾霭等自然景物，是真

实景物 在 画 家 胸 中 和 笔 下 的 自

由组合。花鸟画表现生机、生意

和 生 趣，画 鸟 要 画 飞 鸣 食 宿，画

花 要 画 迎 风 带 露，要 画 活 的、动

的，表 现 生 命 精 神 的，不 是 死 僵

僵、无生气的标本模型。这些特

点都决定了中国画的写生方法是

灵活多样的。

通过观察、体验、联想、感悟，

手写心记来完成写生。历史上记

载最初创造墨竹的形式不是得于

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下吗？那是

对影写生。更有清代画家曾云巢

画草虫，“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

夜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

草 地 之 间 观 之，于 是 始 得 其 天。

方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之为草虫

耶，草虫之为我耶”。这种写生方

法已经进入了状物、传神、达意、

抒情的高级阶段了。中国画家既

不是直接对物写生，也不是画影

图形，而是自然物和自己感情神

遇之后 自 然 流 露 出 的 轨 迹 。 在

写 生 中 通 过 变 换 角 度 和 灵 活 移

动视点，用心灵来设计、组织、调

动 现 实 物 象，也 可 以 移 花 接 木、

“东拼西凑”，修正和引进一些现

场 可 能 没 有 的 东 西 。 对 眼 前 的

景 物 招 之 即 来，挥 之 即 去，画 家

是 主 宰，一 切 服 从 意 境 的 需 要，

删除其一切不必要的，选择其最

主 要 的、最 典 型 的、最 生 动 的 神

情意蕴。

中国画写生是为了更好地写

意，写生是写意的重要过程，把写

意与写生辩证统一起来，才能达

到形神兼备。正如齐白石所说：

“善写意者专言其神，工写生者重

其形，要写生而复写意，写意而复

写生，自能形神俱见。”这写意与

写生反复磨练的过程，就是创造

中国画形象和意境的过程。无论

是外貌表象，还是内核精神，无不

通过这一过程，再借助笔墨表现

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人没有

领会中国画的写意精神，所画形

似未真，何况传神。有些人强调

所谓观念，一味变形，主观臆造，

追求怪奇，这样下去就会截断艺

术活源，失去生机，观者乏味，画

者也会很快感到走投无路。还有

些人，惯于模仿，使传统僵化成为

陈词老套而趋于概念。还有人虽

然面对生活，但不会联想、不敢想

象，依样画葫芦。这些都是因为

没有真正理解中国画写意与写生

的辩证关系。

让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培养感

悟能力、捕捉能力和创构能力，包

括对情感经验的形象传达能力和

潜意识内容的象征表达能力，发

挥中国画写意的特性，不断有所

收获。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中 国 美 协 中 国 画 艺 术 委 员 会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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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写意”与“写生”
郭怡孮

华 国 锋 的 书 法
肖 莹

今年今年 22 月月 1616 日是华国锋同志诞辰日是华国锋同志诞辰 9090 周年周年。。22 月月 1919 日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刊发刊发《《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
的一生的一生———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 9090 周年周年》》一文一文。。文章说文章说，，华国锋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的重要华国锋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的重要
贡献贡献，，将永载史册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品格风范他的崇高品格风范，，将永远受到人民群众赞誉将永远受到人民群众赞誉。。本报特刊登一篇介绍华国锋本报特刊登一篇介绍华国锋
书法的文章书法的文章。。

华国锋家的会客厅中央，悬

挂着一张条幅，“清静”二字大气、

从容，这是他 85 岁时的作品。书

法是他晚年最大的爱好之一：他

用毛笔给侄女写信、看《中国书法

报》、在书房挥毫泼墨、以书法结

交 朋 友 …… 原 本 清 静 的 退 休 生

活，因为书法，生色不少。

华国锋常说，自己年少的那

个年代，兵荒马乱，没有整块的时

间学习、练字，他就以手指、小木棍

当笔，以腿、以地当纸，忙里偷闲、零

打碎敲，久而久之，随手练字就形成

了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在他

退休后，被发挥到了极致。

华国锋有一间 50 多平方米的

书房，钥匙他总是随身带着，外人

很少能入内。退休后，他将自己

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读史和书法研

习上，每天早上散完步，他就回到

这里，在书房正中那张长约 2 米、

宽约 1 米的书桌上练习书法。

练得多了，自成一派，但身边

“清一色”的赞扬声，却让华国锋

同 志 感 觉 难 免 有 些“ 单 调 ”。

1982 年，华 国 锋 的 交 城 老 乡、在

当地书法界很有声望的韩学武登

门拜访，对他一见如故的华国锋，

临别时还一个劲地追问他练习什

么体，练了多少年。第二年，再次

见面，华国锋同志首先将他带到

书房，从书柜中抽出自己比较满

意 的 几 幅 作 品 ，让 韩 学 武“ 指

点”。有着 40 多年习字经验的韩

学武快人快语：“你的字，既有颜

体 的 宽 博 宏 伟、沉 雄 朴 茂，又 有

柳 体 的 瘦硬坚挺，骨力洞达！只

是，个别的字，还欠点儿力度。”简

单、实在的几句话，听得华国锋同

志 喜 从 心 来：“ 直 来 直 去 说 真 话

的，只有你一个。”

华国锋写字，写得最多的，就

是毛主席的诗词。在他书房的一

面墙上，挂着的全是他书写的毛主

席诗词。他曾经不止一次说，那是

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但即便再练

100年，也练不到毛主席那个水平”。

不过，喜欢归喜欢，熟悉华国

锋同志的人都知道，他最擅长的，

还是颜体。“小时候，老师强调临

帖，在他圈定的碑帖样本中，我印

象最深的就是柳公权和颜真卿的

楷 书 字 帖 。 而 颜 体 笔 法 稳 健 厚

重，结构端庄宏放，重心平稳，气

势开张，字形舒展，丰茂浑厚，说

得通俗点，就是带劲，耐看。”书法

家王子忠还记得，华国锋曾经这

样解释自己选择颜体的原因。

内行人看门道。对华国锋同

志的字，懂行的人以“浑然大气、

骨力尽现”来评价它。

华国锋在书画界的另一个朋

友，是河南书法家李铁梁。因为

都 是 练 习 颜 体，所 以 见 面 之 后，

感觉格外投缘，不但相互切磋书

法技艺，还互赠书作。华国锋同

志 对 李 铁 梁 所 赠 的“ 善 为 寿

相 ，德 是 福 根 ”大 为 欣 喜 ，欣 然

以“ 学 而 不 厌 ，诲 人 不 倦 ”8 个

大字回赠。

天南海北的友人，就这样在

华国锋那个古朴的小四合院中来

来去去。也有人千里迢迢找到华

国锋，希望能求得一方墨宝。对

这些要求，华国锋也是尽可能地

满足，可他有一个原则：有关商业

的字不提，只写公益性的。2002

年，当华国锋听说自己的字成了

市场热炒的对象，甚至有人仿照

他的字体，私刻假章伪造，他很不

高兴，当即决定，对外封笔，不再

给人题字。也就是从那时候起，

华国锋的字迹在社会上渐少，只

能偶尔在收藏家手上谋得真容。

华国锋墨迹

好
画
的
标
准

陆
俨
少

每有人问：这画好在哪里？一

时很难对答。然而归纳起来，所可

看者，不外三点：即看它的气象、笔

墨、韵味，这三点如果达到标准，即

是好画，否则就不算好画。我们看

一幅画，拿一个标准去衡量，看它

的构图皴法是否壮健，气象是否高

华，有没有矫揉造作之处，来龙去

脉是否交代清楚了。健壮而不粗

犷，细密而不纤弱，做到这些，第一

个标准就差不离了。接下来第二

个标准，看它的笔墨风格是否既不

同于古人或并世的作者，又能在自

己塑独特风格中，多有变异，摒去

陈规旧套，自创新貌。而在新貌之

中，却又笔笔有来历，千变万化，使

人猜测不到，捉摸不清，寻不到规

律，但自有规律在。做到这些，第二

个标准也就通过了。第三个标准要

有韵味。一幅画打开来，第一眼就

有一种艺术的魅力，能抓住人，往下

看，使人玩味无穷。看过之后，印入

脑海，不能即忘，而且还想看第二

遍。气韵里面，还包括气息。气息

近乎品格，每每和作者的人格调和

一致。所以古人说：“人品既高，画

品不得不高。”一种纯正不凡的气

味，健康向上的力量，看了画，能陶

情悦性，变化气质，深深地把人吸引

过去，这样第三个标准也就通过了。

学画早年成名，不一定是好

事。成了名，应酬多了，妨碍基本

功的锻炼，也没有工夫去写字读

书，有碍于提高。所以学画切忌名

利心太多。年纪轻，扎扎实实做些

基本的功去，博收众长，冶炉自铸，

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但这种风

格 也 不 宜 凝 固 不 变 。30 岁 定 了

型，到 60 岁还是这样，说明不再探

索，坐吃老本。所以必须变，不断

地变。一个成名的画家，有早年、

中年、晚年之分，各个阶段，虽然可

以看到有一条线挂下来，其个性笔

性有踪迹可寻。而其风貌，每个时

期，各不相同。因之可贵者老年变

法。黄宾虹早、中年画，在 70 岁以

前，无甚可观，及其晚年，当八九十

岁时，突然一变，墨法神奇，开了面

目，这点精神，我们应该学习。

画切忌有甜俗气、犷悍气、陈

腐气以及黑气等等。犯甜俗气就

是用笔没有沉着痛快的感觉，也就

是不辣，一味软疲疲，用墨浮涨，

用色无方，绚红搭绿，甜腻不清，

一股馊气，令人作呕。犯犷悍气

的 就 是 大 笔 挥 洒，力 量 外 露，有

筋无肉，有笔无韵，对待物象，交

代不清，但求快意，毫无含蓄，看

似 雄 壮，实 则 外 强 而 中 干，内 部

虚 弱 。 犯 陈 腐 气 的 为 前 人 法 度

所拘，不能自拔，即学前人，也只

学 到 一 些 糟 粕，陈 腔 滥 调，酸 溜

溜一点也不新鲜。以上三病，是

容 易 看 出，独 有 黑 气，不 是 画 面

上 多 用 了 焦 墨 浓 墨，就 有 黑 气。

殊不知黑气的有无，不关用墨的

浓淡。所以没有黑气的画，即使

通 体 用 浓 墨 焦 墨，甚 至 用 宿 墨，

横涂竖抹，也不觉有黑气。有黑

气 的，即 使 淡 淡 几 笔，还 是 有 黑

气。此种关键，全在看它气清不

清，从 外 表 看 是 在 用 墨 上，实 则

用 笔 占 主 要 的 因 素 。 墨 仅 仅 是

记录笔的运动，所以墨也是从笔

出来的。其所以气清最为紧要，

不论粗服乱头，不事修饰，或则用

笔狼藉，泼墨淋漓，或则境界重叠，

笔墨繁复，或则矜持严正，一丝不

苟，面目虽异，首要清气往来，灵光

四射，笔墨精妙，令人享受到一种

新鲜而美的感觉，方是好画。

最长寿的中国国画大师晏

济元辞世。人们津津乐道的，

除了他的书画，还有他的高寿，

这两方面，是互为因果、互为表

里的。他的书画，有评论家说

是“进得去出得来”：能深入传

统，又能出乎其外。其实，他的

性格也是，出得了世外，又入得

了世间。性格长寿，书画千古。

“世味参来薄如

纱 ，云 游 随 处 过 生

涯 。 松 间 独 憩 清 凉

座 ，细 赏 天 边 一 缕

霞。”

这是我写的一首

小品题画诗，欲表达

一种世外空灵之境。

古语云：诗为心声，书

为心画。心空则妙含

万有，心空才能画出

好画。有朋友问我擅

长书画的人为什么大

都长寿，我顺便就想

到 了 我 写 的 这 则 小

诗，诗中的几句话可

以作为注解。

一、长于书画之

人，往往淡于世间虚

名假利而深得静中之

趣。所谓“世味参来

薄如纱”，如庄子所

说 ，耆 欲 深 者 天 机

浅。一个专心书画的

高人，在技艺没有达

到一定的程度，足以

应世之前，他必然是

一个两耳不闻尘俗之

事的静者。静极则心空，心空才

能忘怀世俗而体悟书画之中的

甚深法味。眼下不少书画不咋

样的人，应付社会倒是很有一

套，其人长寿与否，我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他的书画一定不会

“长寿”，只是过眼烟云而已。

二、长于书画之人，个性必

然洒脱而随意。正如诗中所说，

“云游随处过生涯”。对于世间

的一切事物，采取随缘而不刻板

的生活态度。清人论画法，有三

个原则：用笔要“干”“淡”“毛”。仅

从字面上讲，“干”是要用干笔而不

用湿笔，“淡”是用笔要清淡而不

用重墨，“毛”是用笔要松活。但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艺术技

法，从来就不是光讲简单的技

术，而是饱含着鲜活的生命特

征。“干”“淡”“毛”三字，如果不是

画家心胸空灵，个性洒脱，是很

难做到的本事。而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用笔松活，个性洒脱，用笔就

洒脱，个性拘谨，画也容易刻板。

美国心理学家把人的性格

分为 A 型与 B 型两种，A 型性格

个性强、抱负高、急躁、紧张、好

冲动、时间观念强。这种性格

的人往往具备成功的潜质，但

也容易患心脑血管

疾病。再看 B 型性

格，B 型 性 格 的 人

情绪较稳定，社会

适应性强，为人处

事比较温和，生活

有节奏，想得开、放

得下。这类性格的

人比 A 型性格者更

容易延年益寿。个

性洒脱的人显然属

于后者，画家，特别

是成功的画家，性

格往往如此。

三、长于书画

的人，性格往往粗

中有细。因为作画

首先要考虑大局，

也就是整幅画的构

图。没有整体的构

图思考，一幅作品

无法完成。但光有

整 体 的 构 图 还 不

够，还要有局部的

细节描写。前人总

结成两句话：大胆

落 笔 ，小 心 收 拾 。

洒脱的人画画才大

胆，心细的人才能把耐看的细

节表现出来。《菜根谭》说得好：

性躁心粗者，一事无成；心和气

平者，百福自集。好的画家为

什么长寿，这句话可以作为最

佳 注 解 。 也 应 了 我 的 那 首 小

诗：“细赏天边一缕霞”。洒脱

的人，才会去云游；心静的人，

才能细赏。有此二者，不长寿

才怪。

学书画的目的，不是为了

获取钱财名利——它当然会带

来这些东西，但不是人生的终极

目的。终极目的是修身养性。

我们崇敬大画家，实际上是在崇

敬一种人的精神世界。我们收

藏他们的作品，也是收藏一种

可以流芳百世的“长寿文化”。

书
画
家
缘
何
多
长
寿

小
凤
子

砚边随笔

2 月 20 日，女画家赵磊从艺 50 年画展在河北廊坊香河第一城展览

厅举行，百余幅国画、油画作品布满了整个展厅。赵磊毕业于中央美

术学院附中，数十年间历尽艰难，却始终没有放弃艺术创作。展出

作品兼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印象派的画风，作品大气庄重，笔墨

酣畅，意境辽阔。 图为赵磊为绘画爱好者讲解艺术创作的经历。

本报记者 喻非卿 摄

本报讯 （记者刘修兵 严长元）

2 月 19 日，我国首座教育类专题博

物馆——浙江民族教育博物馆落

户浙江省宁波市东钱湖畔，进入

实质性的馆舍建设阶段。

浙江民族教育博物馆由宁波

华茂集团独资创办。据介绍，作

为民办博物馆，该馆致力于征集、

收藏我国近代杰出教育家的文献

与实物，重现他们的业绩，为研究

我国教育史提供学术资源。该馆

将以固定展示的方式，呈现中华

民族数千年教育的悠久历史和教

育传统。作为该馆的基本展览，

《中国教育通史》分为蒙学、科举、

书馆、技学、新学、大学、留学、艺

术教育、民族教育、学具和课本等

部分。

同时，博物馆将以艺术教育

为展示特色。为此，在著名艺术

教育家刘开渠、贺绿汀、罗工柳家

属的积极支持下，博物馆将为 3 位

艺术教育家开设独立的专馆。刘

开渠、贺绿汀、罗工柳等 3 位艺术

教育家，都有参加革命斗争的经

历，分别在新中国的雕塑、油画、

音乐教育的形成中起到了奠基的

作用，并积极倡导和探索当代艺

术的民族化道路，具有广泛的影

响。目前，3 位艺术教育家的生前

创 作 作 品 和 艺 术 教 育 的 相 关 文

献、资料已经陆续被浙江民族教

育博物馆收藏。

在 博 物 馆 成 立 新 闻 发 布 会

后，主办方还组织了“ 教育博物

馆 与 民 族 创 新 意 识 ”学 术 研 讨

会 。 国 务 院 学 位 委员会艺术学

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研究院院长、原中国文联副

主席仲呈祥，文化部信息中心副

主 任 张 新 建 和 国 务 院 学 位 委 员

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

美 术 学 院 艺 术 人 文 学 院 院 长 曹

意强分别就“教育事业与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 教育博物馆与

我国文化的创新”“ 艺术教育与

创新型人才培养”等主题进行了

深入阐释。

以艺术教育为展示特色——

我国首座教育类专题博物馆落户宁波

陆
俨
少
作
品

旧文新刊

学术空间


